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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案，或称“蓝党之
狱”，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

（,(-( R）。

蓝玉是定远人，本是开
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
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
披靡。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
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
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
明军重要将领。但是，蓝玉因

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
爱，渐渐骄傲恣肆。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二月，锦衣卫指挥揭发

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
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
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
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
诛，凡连坐的都称为 “蓝
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
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

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
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

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
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
杀的军官达几万人。如此众
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
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

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
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
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
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
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

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
十五年（,(-. R），朝中发生
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年

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
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
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
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
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
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

六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

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
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
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纹才十五
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
要为子孙铲除后患，但是他
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
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
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
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
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
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

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
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

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
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
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
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
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
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
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

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
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
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
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
啊！”

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
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

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
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
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
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
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
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
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

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
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
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
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
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
面。那该怎么办？

朱标死后，他的儿子，也
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纹则
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
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
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
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
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

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

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
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
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
纹，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
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

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
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
发制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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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我仔细在因特网

上寻找关于萨拉的资料，发现
并不多。她没有报道过战争，
没有报道过骚乱，没有经历过
任何危险，没有出版过惊世骇
俗的长篇巨著，没有问津过这
样那样的新闻奖项，直到前
年，她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记述
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她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记者，然而今天
她是白宫最令人尊敬的记者。

采访萨拉后的第二天，我
又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忙些什
么。她说这些日子是新闻淡

季，实在没事可做，闷得难受。
她告诉我：“我给海伦·汤玛
斯打电话，她也没什么可写
的，她说她喜欢华盛顿平静下
来，我说我可不喜欢。”大名
鼎鼎的海伦·汤玛斯是合众国
际社驻白宫记者。

这就是萨拉，不甘寂寞的
“工作狂”。她时时刻刻想着
工作，新闻对她的诱惑胜过一
切。衰老使她行动不便，但她
并没有停止采集新闻和写稿。
她靠朋友帮忙经常出席白宫
的一些活动。她订阅了许多报

刊，每天起床后就是阅读，将
有用的文章剪下来，然后打电
话给白宫各部门，寻找新闻线
索。从开始记者生涯那一天
起，她就喜欢夜间写稿，成了
“夜猫子”，通常每天晚上工
作到凌晨两三点。她直到现在

还一直保持这种工作习惯，所
以她白天容易犯困。她向我解
释，这是她在记者招待会上容
易打盹的主要原因。

采访时我曾问她有无业
余爱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有。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工

作、工作、工作、再工作。”萨
拉一口气说了几个“工作”。

新闻不是赚钱的职业，萨拉到
现在仍然不算富裕。常年的伏

案工作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颈
椎病，她生活起居都要依靠别
人的帮忙，更不用说工作。她
雇不起零工，更雇不起长工。
因此，去年她从华盛顿市中心
一个公寓楼里搬到了目前的
这个带有慈善性质的公寓楼。

然而，新闻这项特殊的事
业使她的晚年生活与别的老
人相比，显得无比充实，使孤
寂的人生残年显得绚丽灿烂，
萨拉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与

骄傲。
又一个星期天，我打电话

给萨拉，告诉她我收集了不少
关于她的材料，她在电话里马
上兴奋起来，表示随时欢迎我
的光临。当天，吃过午饭我就
来到了巴塞洛缪公寓。

这次去萨拉家里我已经

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了，萨拉的
门大敞着，她正坐在床上，等
待我的到来。我把从因特网上
调阅到的一些材料送给她，她
将材料摊在床上，贪婪地阅读
着，不时还啧啧称赞：“这文章
写得真棒。”一会儿又高兴地

对我说，“这些材料对我来说
是无价之宝，太感谢你了。”这
时公寓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大
堆邮件，我接过来，放在椅子
上。萨拉连头都没有抬，仍然
在阅读我给她提供的资料。
“我是电脑盲，我为此感

到羞愧，看来有机会我得学学
因特网。”她感慨地说。她自
己也想不到因特网上竟然还
有介绍她的文章。她一边颤颤
巍巍地看那些文章，一边发誓
要学习电脑和因特网，活到
老，学到老啊。

看完这些材料，接下来就

是拆阅邮件。处理完邮件，她又
让我帮她找信封和文件夹。我
在桌子上、书架上翻了半天，也
没有找到空余的信封和文件
夹。她以乞求的眼光看着我说：
“你可否帮我出去买些信封和
文件夹？”我立即满口答应了。

当我买回崭新的信封和

文件夹时，她高兴得不知所
措，嘴里连连说着：“太棒了，
我真得感谢你。我今晚一定请
你吃晚饭。”说着，她打电话
给公寓管理处，说今晚她有一
位客人在这里吃饭。

下午5点半，开饭时间到

了。萨拉临出门前特地又抹了抹
口红，然后启动残疾人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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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得很快。很快全校

的人都在议论黄毛抢劫运钞
车的事。因为黄毛是我们班的
学生，不少人还找我们班的同
学打听。消息也越传越神，说
黄毛和姓许的学生各拿了一
把枪，在路上逼住了运钞车的
司机和保安，把车上的16万

巨款全部抢走，临走前还打晕
了司机和保安。

运动会的第三天，全校开
了一次全体大会，副校长老黄
在会上证实了这件事。我们也
得以真正了解这件惊天大案
的真相。

这件案子原来是黄毛、老
许（Y¬Z[\Aª2]^）
以及银行分理处运钞车司机
合谋的，黄毛和老许压根也没

什么枪。运动会举行当天，那
名司机用摩托车装着收来的
16万元钱去分理处，出发前打
电话通知了黄毛和老许，等候
在那里两人半道上表演了一
次打劫大戏，迅速地把16万
元钱全部抢走，司机则装着被

打晕躺在那里直到警察到来。
警方通过对目击者的走

访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有预谋

的案件，就把眼光放在了那个
司机身上，发现他在出发前打
过一个电话，到电信局一了
解，一切都水落石出。在获得
司机的口供后，警方连夜展开
抓捕行动，在老许家的双人床
下面找到了用报纸包着的 16

万元钱，连一分钱也没动。据
说，黄毛是被从被窝里拎出来
的，由于受了惊吓，到了公安
局半天还在抖个不停。

黄副校长在会上连用了
五个“啊”表示出他的吃惊：
“震撼啊！可悲啊！不得了啊！

两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就敢犯
这样的大案，这是要掉脑袋的

啊！到底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
胆子啊？”

老马在数学课前又给我
们透露了不少消息，说老许的
爸爸是县里某个公司的老总，
家里光轿车就有好几辆，听说
他父亲早准备把老许送到美
国去留学。还说黄毛在农村的
父母连夜就赶到县里去了，在

公安局门口蹲了一夜，可人家
警察根本不让见。黄毛的妈妈
哭得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个爆炸性的事件来得
有些猝不及防，班上的同学个

个面色紧张，连一向调皮捣蛋
的老盛上课时也老老实实的

不出一点声音。起码在我们看
来，一个坏学生也就是打打
架、欺负欺负别人，顶多也就
是偷同学点东西，像黄毛他们
这样敢到社会上劫银行运钞
车的事根本不敢想像。

眨眼间已到了6月，学校
里的气氛陡然间变得微妙起
来。高三学生面临高考，高二

学生面临会考，拿我们校长老
毛的话来说，这是同学们改变
命运的机会，但老毛这话说得
不够坦诚，因为这也是老毛改
变命运的机会。

听老马透露说，这几年高

考我们学校的录取率很不理
想，前年要不是有一个借读的
女生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我

们学校差点在重点本科录取
率上得个零汤团。据说老毛为
此被教育局局长叫去骂得狗
血淋头。

老何兼高三年级的物理
课，这一段时间忙得屁股像风
车一样，连“的话的话”的口

头禅也明显减少。据老何说，
今年老毛在县里立了军令状，

要是今年成绩仍然不理想，县
里将考虑撤掉我们学校的高
中部，也就是说，如果考砸了，
我们将变成学校的末代高中
生。满脸严肃的老何一番话弄
得全班一片哄笑。老何这回终
于没能忍住：“你们的话还
笑？真是不像话。”

学校的广播最近能把人
脑袋吵晕，一到活动课时间就
听见老毛的鸭公嗓子往耳朵
里钻：“同学们，这是你们命

运的转折点。人生能有几回
搏，此时不搏待何时？”

老毛的语调非常的怪，这
么慷慨激昂的句子到他嘴里
沉痛得倒像是追悼会的悼词，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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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钟，小柳巷。袁

庭玉的春梦做得正香的时
候，猛听得脑袋上头响起来。
他睁开眼睛，玻璃窗上满满
的金黄色阳光，一只大手在
上面乱敲。他披上衣服，晃着
眼神起来，出房门，走过院
子，阳光耀眼，院里的一棵绿

梅开得没头没脑的。临街的
院门轻轻一拉就打开了，他
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小酒
馆里喝多了，回到家里怎么

都打不开门，当时心一横，狠
踹几脚把门踢开了。大门一
夜就那么虚掩着。

院门外站着铁头和金老
虎，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两
个人满脸喜色。金老虎是个
胖子，一激动脸上就汗津津

的。他大胖脸上汪着油汗，
说：“十万火急呀！快去看西
洋景。吴门浴室着火了，没穿
衣服的女人全跑出来了，跑
了一大街。”

吴门浴室开了很多年。它

外面破破烂烂，里面气味难
闻。因为价钱低，洗一次澡才
五块钱，所以它任何时候都生
意兴隆。袁庭玉熟悉这家浴

室，他从小跟着妈进去洗澡，
一直洗到八岁，到洗澡的女人
们集体抗议才结束。

他想起来，这街上还有
许多女人冬春两季在那里洗
澡，像桥头上汆臭豆腐干的
苏小妹和她的老娘。他睁大

了眼睛，恼火地说：“那、那
又怎么样？你，你俩看光、光
屁股女人看得还少吗？”

袁庭玉每逢激动，便要结

巴。大家愣在那里沉默。过了
一会儿，铁头一本正经地说：
“庭玉，你和你爸爸一个样
子，凡事太认真，所以活得
累。”袁庭玉冷着脸说：“和你

们同流合污，还不如死！”说
完把门一关，不去理会他们。

袁庭玉懊恼地爬到床上

想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
了。他睁着眼睛胡思乱想，突
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吓

了一跳，大声问：“谁？”
外面小声地回答：“是

我———苏小妹。我把你的薄被
子绗好了。”袁庭玉定下心来，
懒洋洋地说：“大门锁不上了，
一推就开。你用劲推。”

他听见木门 “咯吱咯
吱”响了一会儿，苏小妹的

脚步声在院子里了，只听她
自言自语：“这门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声音到了
门口，她迟疑片刻，走了进
来，把被子放到袁庭玉的脚
边。袁庭玉把被子朝身上拉
拉好。苏小妹惊慌地说：“天
热了，你把被子换了吧。”她
毛手毛脚地一把拉掉袁庭玉

身上的厚被子，红着脸把新
被子一把抖开，覆在他身上，
恍惚见袁庭玉毛毛的两条腿
和雪白的短裤，又是一阵心
慌，喘着气坐在床沿上。

新绗的被子上散发出淡
淡的樟脑味，袁庭玉伸出手

去摸摸被面，感觉一下被子
的柔软，心在那一刻也是柔
软的。他从枕头边的烟盒里
拈了一支烟，对苏小妹说：
“给我点上。”

苏小妹赶快找到打火机
给他点了起来，站在床边，不

敢坐也不敢走的样子，很是
拘谨。袁庭玉吐出一口烟，没
头没脑地想，这女人要不是
身上有股臭豆腐干的味道，
倒可以把她当成一个红颜知
己，时不时地叫到床边说说
话。他拍拍床，叫她坐下，她

就轻轻地坐下了。他看见女
人坐下的时候，轻轻地鼓起
鼻翼，吸了两口气。袁庭玉
说：“你闻吧，我很干净的。”
苏小妹难为情地说：“你是出
了名的爱干净……你身上香
香的。”袁庭玉拥在新被子

里，懒懒地说：“我……有点
……洁癖。”

两个人沉默着，有点说
不下去。过了片刻，苏小妹伤
感地说：“我是配不上你，我
炸臭豆腐干。我不像你，一人
吃饱全家不愁。我要养活一

家子老老小小四口人。”她
这么一说话，脸上马上又出
来了红色，经久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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